
东营黄河入海口，真的让我震撼
了！没想到一个想象中的荒凉之地，却
有着令人惊讶的大美！

国庆假期，从滨州出发去入海
口，车子一路驰骋，毫无障碍。蔚蓝
的天空和无边的旷野，让我感受到了
黄河三角洲平原的辽阔。天苍苍，野
茫茫，目到尽头，天地相接。这里没
有钢筋水泥的建筑，有的是庄稼、野
草、油井、风车、太阳能等自然的馈赠
和利用。植物散发着特有的芳香，

“磕头机”（油井装置）向大地连连表
示谢意，风车飞速运转，太阳能装置
连成一片。还未到目的地，却见碧水
荡漾，波光粼粼，莫非到了海边？那
一格一格的是晒盐场吗？了解情况
的人说是在澄沙造田。黄河入海，泥
沙相伴，每年可从渤海长出陆地三万
亩，是中国惟一一个“长地”的地方。
黄河入海口所在的垦利县土地面积不
断扩大，使这片开阔的平原更加广袤。

在这里，自然显示出一种大美的力量！
大美，远不止这里。进入湿地，

映入眼帘的万顷芦苇荡，真正诠释了
这两个字的含义。芦苇实现了“全覆
盖”，陆地上、水中，一丛丛、一片片，
随风摇摆，飘飘荡荡。远看是细杆绿
叶顶着大白花；踩着木栈道近距离观
察，才知水里生长的是两种不同的植
物，一种是芦苇，一种是荻。看似相
同，却不一样。芦苇叶宽、尖，荻叶
细、长；芦花穗大，呈淡紫色，荻花绺
小，丝白色；芦茎空心、坚硬，荻茎实
心、柔软。芦苇主要生长在水里，荻
则水陆都可生长。观望塔上望去，一
派蒹葭苍苍、白花茫茫。这里，可没
有伊人在水的另一方——水面宽阔，苇
荻茂盛，浩渺无边。只有成群结队的野
鸭和天鹅来去自由、进出有路。这里的
野鸭真多啊！不知芦苇丛里藏了多少，
但见水面上密布着游动的黑点。

坐公园里的专用大巴车游览，沿

途芦花点头，荻花招手。风吹而过，白
浪滔滔。回家后，女儿女婿翻看自拍的
照片，其中一张全以摇曳的、闪着绸缎
光泽的荻花为背景，看上去那么柔和，
那么纯洁，孩子们的笑脸与纯色的背景
搭配得和谐极了！

随便一个站点停下，走走转转，都
有别致的景观。一处，水面没有芦苇，
但沙洲密布，大大小小，形状不一，或已
绿树成荫，或还寸草未生。怎么回事？
沿着曲里拐弯的木栈道深入进去，看
出了点门道，原来是利用沉积的泥沙
堆积成小洲，又种上树木来固沙，让
水面得到了丰富和美化。真是一举
多得。这多像西湖的苏堤啊！在我
看来，诗意和美也不亚于苏堤。

中午已过，赶快到河海交汇处看
那黄蓝分明的奇异景象。由于风大，
无法坐船，我们只能走近黄河岸边观
瞻。河面宽阔、清澈、平静，没有一丝
狂躁不羁，只有伟大母亲的宽博、大
度和安详。她本是一位大家闺秀，冰
清玉洁、儒雅秀丽，从高处跌落，泥沙
满身，千磨万难。她行程几千里，经
过九曲十八弯，养育了一代代中华民
族的子孙。身体孱弱疲惫时，不免发
发脾气。如今，早已心境平和、无欲
无求。看那丰腴的身体和雍容的气
度，就知道黄河母亲生活得很幸福。
在经历了千百次的流浪（黄河多次改
道）之后，终于在此安居下来，她感到

踏实、满足。
风中那些飘动的苇荻，定是有情

感的。它们银丝满头，却时刻守护在黄
河母亲身边。因为它们知道，黄河母亲
受了太多的辛苦，由此扎下了根，终年
守候。怕黄河母亲寂寞，又养育了一群
可爱的生灵。这里有天鹅、白鹭、苍鹭、
海鸥、野鸭、丹顶鹤等二百八十多种鸟
类，是鸟儿的天堂和乐园。还有各种各
样数不清的鱼、虾、蟹。黄须菜随季节
变化色彩，由绿变黄，由黄变红，国庆时
节稍早些，到了深秋，大片大片的黄须
菜，就变成大块大块的“红地毯”了。

海风吹来，碧波荡漾。
在远望楼的七楼登高临远，意境

开阔，气势磅礴，不由赞叹，黄河母亲
真是大手笔，大境界！

湿地公园内全是适应湿地生长
的动植物，除去芦花、荻花，几乎没有
其他。公园内没有像其他景区一样星
罗棋布的宾馆饭店，只远望楼上一家集
中供应。正因如此，湿地才保持了它的
独特性，保持住了其良好生态。

夕阳笼罩，湿地景色更加神秘梦
幻。伟大的黄河母亲汇入大海时是
怎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黄蓝两
行热泪又是如何交融的？还有，“红
地毯”是如何让人惊艳？应季时河北
岸的柽柳林、槐树林又是怎样的动
人？

◎宋翠荣

大美黄河入海口大美黄河入海口

◎常增文

滨州滨州··黄河下黄河下游游
（散文诗·外四章）

五千年的泪水，
在黄土高原的脸颊，夺眶而

下。轻轻流过，滨州的肩。
这里曾是古薄菇国的旧居。泪

水已瘦，城市旁一泓潺潺流水，漫卷
雄浑和沧桑。姜子牙钓鱼的水，抑或
孙武子渴饮的水？

南风吹来，为滨州脱去黑棉
袄。浩荡大堤，挽起长弓，将汹涌
黄河水射入蓝色渤海。堤坡上的
树，浓浓的眉颤动。湿漉漉的朝
阳，挂起一只红灯笼，顷刻照亮滨
州的天窗。

飞驰，飞驰，时间的加速度。
柔软的云，乘着电梯，攀援蓝

天，在楼群之巅，俯瞰宽阔大道。
车如流水人如鲫。铺展色块状的
绿地和树林，助力城市的呼吸，印
象派画师的杰作。写字楼的房间
里，信息的网络展开，遥控诱人魂
魄的数字和财富。而行道树的叶
子，轻抚黄昏。走近的恋人，窃窃
私语，鸟儿伸长颈项，侧耳倾听“我
爱你”。

黄河，大自然的搬运工。粗糙
的手颤抖，演绎一场有始无终的造
地运动，积淀无边无际的辽阔。

滨州，剥去沉重历史的叹息，
磨亮一颗思想的夜明珠。在渤海
西南岸，闪烁光华。

一行

一袭黑衣，只露出两只被月色
浸透的眼睛，在城市的街头逡
巡，在历史的边缘行走。

低矮工房一坐，静观炊烟一
缕。你瘦瘦的指印，青筋凸起的汗
珠，连同钢筋水泥，全都嵌入十层
二十层高楼的台阶。

站在楼角处望，就像站在家乡
的山坡上，而路边却没有绿色的
玉米风走过。

明月升起，如悬在天际的大
锅，你幻想里面炖熟了红烧肉，香

气四溢。万家灯火，在城市深处喘
息。霓虹灯、歌厅，在醉意里晃动，
这些都不属于你。你点上一支劣
质的烟，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

饮一碗城市的自来水，这廉价
的赐予？

睡去，睡去，你的梦在深秋漏
风，裹紧破旧的大衣，裹紧咧嘴微
笑的记忆。

一位披红头巾的少妇，牵着宠
物狗，在你身旁悠然而过……

此时，已是清晨。

农民工

世界被表格化，生活被表格
化，欲望被表格化。

企业、矿山、石油，柴米油盐，
都记录在里面，浓缩成一张变幻莫
测的大盘。红红绿绿的电的波涛，
颤动，溅起没有规则的泡沫。

从田里走出的老农，掏出手
机：“涨了么，涨了么？”

赶股市就像赶镇上的大集，不
是买一把韭菜，或一头牛，而是一
只股票。

穿黑风衣的CEO，打开轿车的
门，像展开一只鸟的翅膀，却飞不
起来，嘭一声关闭，才作高速路上

的疾驰。董事会上，空气如冰，慢
慢吞蚀了杯子的热情。牵动一千
只一万只目光的手，在键盘上跳
动，电子的堤坝，围不住眼花缭乱
的数字的鱼，

而鱼，四散而逃。
操纵，操纵。光和电在操纵，

表情在操纵，声音在操纵。摩肩接
踵的种田人、捕鱼人、打工者，穷
人、富人，全都被操纵。

山之巅，谷之底，凸起或凹陷。
饥渴唇边，血色残阳掠过，燕

子般划出一条长长流线……

在股市……

布满褶皱的脸，褶皱了岁月、
阳光和汗水，凝聚为硬度十足的
桃。

这咬不动的桃，凸起的神经
元，驱动消息的齿印，像有微风吹
过。

绿绿的树叶间青涩的脸，手感
温润的美玉的脸，吹弹得破莞尔一
笑的脸，在山坡，在平原。靛蓝布
衣，窈窕曲线。晶莹露珠，摇摇欲
坠。

挑担的姐姐，载不动沉重负
荷，踩得青草小路摇摇晃晃。摇
着，摇着，回来时她就老了。她的

脸成为一颗核桃。
老了的姐姐，成天的不住唠

叨，她已成仙。
仙风道骨，似秦时女子，还是

汉时女子？
端庄裙裾，落落大方，吹一只

爱情的箫，幽咽，婉转。倚着青色
的石头，守望远天，忧郁，寂寞。脸
庞爬满泪痕，如古老的象形文字，
柔软坚硬。

核桃，核桃。
温婉圆润的桃，东方女子的

桃。

核桃，核桃

瓜棚，是船么？泊在夜的海。
寂寥的青草地，忧郁的树，蹲

在瓜棚旁，像礁石上一个人在张
望，在等待。

徘徊的雾，轻轻闪动翅膀。
小小手机，抛出轻音乐的调

子，像西瓜的藤，缠绕在树顶。闪
烁的微信，跳动温柔眼神，在呼唤
那抹粉色的笑脸。

门前篝火，是燃烧的激情，烟
的长鞭轻轻抽打。

企盼，企盼那朵粉色的花。
风的黑蝴蝶，踏着夜的柳丛走

来，款款步履，溅起夏虫惊悸的叫
声。

甩掉岁月的尘埃，散发着刚刚
沐浴的发香，柔软腰肢，系着含羞
草的叶子。

喘息犁破原野，新月升起温柔
的灯。

远处的小河却传来一阵水声。
风，逃遁。

野性的风

那时的天，很蓝很蓝。
我坐在爸爸坚实的肩头，总能望

见很远很远。
那时的我却不知道，爸爸坚实的

肩头，担负着我的整个世界。直到告
别了孩童时代的我偶尔停下追逐时
光的脚步，回头望时，才惊讶的发现，
我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爸爸在负重
前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夹杂着
十二年的甜与苦，模糊了爸爸坚实的
后背，也渲染了那时很蓝很蓝的天

……
年幼时的我，总是咯咯欢笑着爬

上爸爸坚实的肩头，望着头顶蓝得透
亮的天空，咿咿呀呀地哼着歌；个子
窜得飞快，眨眼间我已到爸爸的肩
头，可倔强的爸爸依旧习惯性地将
我背上肩头，带我看从前的那片天；
时间像个孩子似的飞快奔跑，渐渐
的，我懂事了，和爸爸之间的沟通越
来越少，而爸爸那温暖坚实的后背，
也在不经意间变得久违而陌生了；

时至今日，步入中学大门的我，或许
没有意识到，无情的岁月不仅偷 走
了爸爸丝缕的黑发，生活的艰辛
还压弯了从前那个坚实的后背。

于是，我努力回忆着自己做错
了什么？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
出成长中的一次次画面……一个
大雪纷飞的冬夜，我患了急性阑
尾炎，救护车呼叫着冲进迷茫的黑
暗，我痛苦地蜷缩在救护车中，呻吟
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内心的恐惧
在不断膨胀。朦胧中，一个坚实的
身影闯进我的视线。是爸爸！是爸
爸！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心中顿
时有了些许安慰。

长达两个小时的手术仿佛格外
漫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
那种无助恐惧的感觉。手术后躺
在床上，黎明已经来临，我虚弱地
睁 开 眼 睛 ，搜 寻 着 爸 爸 的 身 影 。
歪过头，看到了一个久违而亲切

的后背，爸爸此刻正背对着我，猛
然间，我发觉那个背在微微地颤
抖 ，我 似 乎 看 到 了 爸 爸 的 泪 水 。
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心中那个坚
实、高大、温暖的后背，也会劳累，
也会疲惫，有一天也会被岁月压
的弯曲佝偻。我慢慢闭上眼睛，
眼泪顺着脸颊滑下。

“爸爸，爸爸……”时光仿佛又回
到从前，我坐在爸爸坚实的肩头，头
顶的天空很蓝很蓝，我们的歌声很远
很远……

此时的你，还在为了梦想而孤军
奋战吗？那就请停下追逐时光的脚
步吧。轻轻回头会发现，你从来都不
是孤军一人，从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
起，爸爸一直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你背
负着责任，为你承担着责任，为你遮
挡着风雨。

所以，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那
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李卓睿

爸爸爸爸的的背背

霜降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乘兴回
到家乡滨城三河湖畔。凭着几十年
前那清晰的记忆，寻找着儿时留下的
那串脚印。一个个脚窝，虽然已被厚
厚的落叶所覆盖，却依然是那么的清
晰，点缀着我心中的三河湖。

走近三河湖,渐行渐远的昔日秋
蛩,还原了这里本有的安静。透过飘
着落叶的丛林，我才发现虽然已是暮
秋时节，三河湖却迟迟没有卸去那浓
浓的艳妆，掩饰不住的成熟之美，无
不让人泛起动容的遐想，这可能就是
人们常常说起的秋韵之色吧。

面对着浩瀚的湖面，阵阵秋风吹
来，让人们惬意地感受着真正凉爽而
又清新的陶醉。裹紧衣衫匆匆而过
的人们，勾勒出一条条健美的曲线，
展示着天然而诱人的风姿。而与众
不同的是，早在春天里就含情脉脉,着
意梳妆打扮的三河湖，经过了夏秋两
季的风吹雨打，不仅洗却了少女的青

涩,竟毫不掩饰的裸露着，静静地躺在
由徒骇河、沙河、富（付）家河拼成的

“人”字形的河床上，大有“素月分辉、
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孤芳自赏
之嫌疑。酣畅之余，惟有阵阵秋风吹
来，她那一起一伏的湖面，荡起层层
涟漪，恰孕育着勃勃生机。

阵阵秋风吹来，片片飘荡的落
叶，打开了我那断断续续的记忆。喝
着这一汪清水长大的我，在许许多多
的童年记忆里，唯“舜淘河滨”“禹疏
九河”“精卫填海”“众徒惊骇”“龙骨筑
庙”“凤栖人树”凤凰镇那一个个的传奇
故事竟是那样清晰。源流识道脉。不
记得何时还听说过，当年老子、孔子也
被徒骇河两岸人民治水之壮举所感动，
相约到此论道，也为之留下了“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之感叹。

伴着飘落的树叶，稀疏的丛林
里，斜阳不再那么吝啬，霞光投来，一
片片飘落的树叶在上面跳动着，就像

五线谱上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我随
着“音符”流动的方向望去，玄月正悄
悄地爬上了那棵引人瞩目的“老人
树”。饱经沧桑的老人树，是惟一一
个见证了三河湖几百年沧桑巨变却
仍健在的生命体。根深叶茂的老人
树，日夜守护着这方生灵，不仅是百
鸟归宿的天堂,也成为了社燕秋鸿的
驿站。此时，虽然已将入初冬时节，
但是,昂头挺胸的老人树“毫发”未落，
茂密的树梢上只是把玄月的尖尖角
露在了外面。知情人告诉我，老人树
之所以不老，与它栉风沐雨、心情舒
畅有关。每天里喝着清澈的湖水，吸
着清新的四方空气，“醉氧”在日潭月
潭边，他增长的只是年轮，留下的却
是鹤发童颜和光彩照人的挺拔身躯。

落叶飘去，夕阳西下，月挂枝头，
晚风轻拂着渐渐暗淡的三河湖。刚
才还寂静的三河湖，却热闹在这黄昏
时分。归宿的白鹤、夜鹭从云头盘旋
而下，作窝的喜鹊，占枝的家雀，还有
借宿的大雁，叽叽喳喳的震耳声，替
代了往日那悠扬的蛙鸣牧歌。我迎
风顺堤前行，三河湖的秋风没有一点
点闹市区的拖沓和冗杂。我大口吞
吸着这干干净净的空气，透过丛林望
着被清风抚慰的三河湖。刚才还五
光十色的湖面上，阡陌缭绕，轻舟徐
行，唯白云还抹着淡淡的红晕，那么
舒适，那么惬意，害羞的像待嫁的新

娘。白云下，天水一色的三河湖，白
帆点点，舟揖天遥，船夫那一声唱晚
的号子，惊得船头上刚刚落脚的鱼鹰
扑打着翅膀冲向云端。

落霞渐远，淑景冥莫，波光粼粼
的湖面渐渐褪去了色彩。“匆匆而来，
短短时光，阅不尽三河湖秋韵之色。”
余兴未尽的我，开始后悔不该午后才
来到这里。眷恋之际，情不自禁再回
首，望一望难舍的三河湖。猛然间发
现，夜幕降临的三河湖，就像一幅青
雾袅娜、烟柳碧拥、黛深如墨的水墨
画卷。庆幸之际，此刻的三河湖上，
明月升上天空。月光下，曾经的荷塘
月色，仅剩的几束残叶孤蓬勾勒出的
几笔素描，简直是天成之作。月光
下，曾经的渔家灯火，虽然暗淡的让
人胆颤，其福佑平安之寓意，此时此
景大为增色。月光下，曾经的二潭映
月，这时打扮的浓墨重彩，悄悄拉开
了三河湖秋韵之夜幕。静静的水，明
明的月，闪闪的星，还有那迟归的扁
舟，穿梭在倒映的“琼楼玉宇”间——
起舞弄清影。曾经是诗人笔下的“天
上宫阙”，今天让我一览无遗。

啊！三河湖，我美丽的故乡，我魂
牵梦绕的地方，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
语才能表达对您的爱！只能骄傲地说：

“我是一个幸运儿。幸运的生在您的怀
抱里，成长在您的摇篮里……”

◎戴奎华

暮暮 秋秋 湖湖 韵韵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对杆
秤记忆犹新，对于小商贩在杆秤上做
手脚的小伎俩也略知一二。

听一位村民说，做买卖用的杆
秤，有的有两个砣，收货时用大砣，卖
货时用小砣，这样，买的时候更省钱，
卖的时候多赚钱。做手脚有一种“压
秤”手段，即卖货用杆秤称重过程中，
用拎秤系手的无名指偷偷压秤杆根
部；另一种是“发砣”“送砣”法，就是
用另一只掌砣的手瞬间将秤杆上送，
使称重数量增大，从而获得更多的利
润。

杆秤有老秤、新秤之分，建国前
使用的是老秤，一斤十六两，1950年
之后国家才研制推出了一斤十两的
新秤，民间常说的“半斤八两”就是由

此而来。
用于称银两、药材的微型杆秤，

也叫戥子或戥子秤，做工精细，小巧
可人，以檀木、象牙杆的最为名贵，有
收藏价值。

使用杆秤称量，以秤杆水平为
宜，过高过低都容易被人取笑。过高
了，会被人笑称:“撅破天了。”过低会
被人挖苦:“砸着脚面子了。”

杆秤不仅可以称商品重量，还可
以称孩子重量。从前，家长想弄清自
己孩子的重量，就找一个包袱兜着孩
子，绾一个扣，用杆秤钩子勾着包袱
称量，孩子也觉得好玩，也成为了杆
秤一段美好的回忆。

当然，杆秤也有不佳的记忆。上
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到一家路边水果
店买水果，年轻女店员称重时，先用
了手压法，见我盯着看，又重新称重，
随即换了上送式的“发砣”法。我付
款后提着水果出门，觉得没有她说的
重量，于是到附近的一位卖菜的摊位
前称重，发现果然少给了不少，于是
回去找，没想到，对方故技重演，只是
给补了一点，我也不好直接点破，只
好作罢。之后没多久，那水果店就关
门易主了。

博兴县城现在的步行街一带，曾
经是锦秋商场，里面有卖菜的、卖肉

的、卖水果的，以及卖日用百货的，应
有尽有，是城里人购物的重要去处。
为防止缺斤短两，常买菜的家庭妇女
有的随身携带弹簧秤，可以随时称
重；工商部门还在商场中部设有一杆

“公平秤”，便于购物重新过秤，对商
贩起到了很好的制衡和监督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上出现了
电子秤，听说也能通过做手脚改变实
际重量，但毕竟容易被人识破，影响
声誉，所以那种缺斤短两的小伎俩也
逐渐成为了过去。

大约1995年，国家出台了禁止
使用杆秤的规定，从制度上说，杆秤
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此退出历史舞
台。但由于杆秤携带方便，存世量巨
大，人们也普遍认同，至今在菜市场
仍然能见到少数商贩使用杆秤。

杆秤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有道
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老百姓
心中有杆秤，由此可见杆秤在人们心
目中的位置非同一般。有时，我在
想，小商贩与大商人的区别在哪里？
不仅是资本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对商
机的判断和诚信度，总是在小伎俩上
下功夫、不讲诚信的人，注定一辈子
是小商小贩，只有那些眼光更远，胸
怀更广，讲究诚信的人才会成为大商
人乃至企业家。

◎王正飞

秤杆子挑江山秤杆子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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